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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鱼又迷路了，这次
是在浙江台州。7 月 6 日
早上，被渔民们发现时，
12头瓜头鲸正躺在台州头
门港大桥附近的滩涂上扇
动着尾巴，其中 3 头已在
高温暴晒下死去。

为了营救这群搁浅的
鲸鱼，来自公安、渔业、
消防等部门的救援人员，
将它们扛到挖好的水坑
里，裹上湿毛巾，浇水降
温。还有人搬来毛竹和塑
料薄膜，为鲸鱼制造简易

“遮阳棚”。救援持续了 8
个多小时，中途，人们尝
试趁着海水涨潮，把鲸鱼
送回大海，但它们又被冲
上海滩。

之后，9 头鲸鱼被分
批带回救治，截至目前，
有 6 头 被 放 生 ， 2 头 死
亡，1 头还在救治。7 月
11 日，台州温岭又有 2 头
鲸鱼搁浅，其中 1 头在人
们发现时已经死去。

搁浅是鲸鱼最痛苦的
死亡方式之一。一旦冲上
浅滩，携带沙子的海水将
呛入它们肺中，接着是太
阳无情的炙烤，最后，重
力将挤压它们的内脏，除
了无力地扭动身体，鲸鱼
们只能在时间流逝中等待
死亡降临。

据统计，1990 年至今，每年几乎有上万头鲸
鱼搁浅，最大一次鲸鱼搁浅事件发生在 1918 年，
当时有 1000 头鲸鱼被困在新西兰的查塔姆群岛。
过去 80 年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发生过 300
余起鲸鱼搁浅事件，被称作“鲸鱼墓地”。

目睹过鲸鱼的痛苦，人们一直在寻找鲸鱼搁
浅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鲸鱼
搁浅的人，他在著作中直言：“鲸鱼为什么会搁
浅我无法回答。”2000 多年过去了，真相愈发扑
朔迷离。

1962 年，荷兰科学家杜多克分析了 26 种鲸
鱼的 133 桩“自杀”事例，发现搁浅多发生在坡
度平缓的海岸。他认为，在这种地形下，鲸鱼发
射超声波信号时会信号失真，导致其探测不出深
水位置。但后来研究表明，坡度平缓的海岸并不
会引起回声信号的混乱。

此后，有关鲸鱼“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
有人用动物心理学解释，说鲸鱼喜欢群聚，当领头
鲸因病或遇害而搁浅时，整群鲸随之同归于尽。有
人推测鲸鱼搁浅是想“返祖”，因为鲸鱼由陆生祖
先演变而来，假如遇到危险，到陆地避险是惯性使
然。还有科学家通过研究分析，鲸鱼搁浅与觅食
时升水过急导致肌肉缺氧、骨骼坏死有关。

虽然鲸鱼搁浅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
是，人类活动与鲸鱼搁浅关联密切。2018 年 11
月，印尼苏拉威西岛一处海域发现一头 9.5 米长
的抹香鲸尸体，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 115 个塑料
杯、4 个塑料瓶、25 个塑料袋、2 只拖鞋、一个
尼龙袋和 1000 多件其他类型的塑料制品，虽然
它的死因不明，但背负着这些垃圾生活，它不会
太好受。

噪音污染也促发了鲸鱼搁浅。2000 年，美国
巴哈马群岛发生大量鲸鱼搁浅，美国海洋生物学
家达琳·凯顿对鲸鱼进行尸体解剖后发现，鲸鱼耳
朵普遍出血，他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海军舰艇使用
大功率声呐，导致鲸群丧失辨别方向的能力。

鲸鱼处境本就堪忧，还有国家火上浇油。一
个多月前，丹麦法罗群的渔民将 175 头鲸鱼驱赶
到岸边，用长矛戳断鲸鱼脊髓，用弯刀切断鲸鱼
脖子，鲜血染红了海滩。在这里，捕鲸是传统活
动，资料显示，法罗群岛最近 10 年捕杀鲸鱼超
6500 头。据英国 《独立报》 报道，2018 年 6 月，
日本捕杀 122 头怀孕母鲸及 114 头幼鲸，号称此
举是为“科学研究”。

鲸鱼是地球的“降温神兽”。它是世界上体
型最大的动物，通过生长、繁衍和进食，把碳储
存在体内。鲸鱼死亡后，尸体连同体内的碳一同
沉入海底，保持几个世纪之久。2010 年，科学
家研究发现，鲸鱼每年将19万吨到190万吨的碳
沉没到海底，相当于每年跑在路上的车少了4 万
至41万辆。

鲸鱼的尸体还可以为深海物种提供养分，研
究表明，在腐烂最后阶段，鲸鱼的一具骨骼可为
200 多个物种提供食物和栖息地。2019 年，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碳封存和维
持海洋功能健康方面，一头巨鲸价值超过 200 万
美元。

如果搁浅的鲸鱼无法回归海洋，这些价值将
不复存在，死去的鲸鱼体内气压上升，还有爆炸
风险。2004 年，一头重达 50 吨、长 17 米的抹香
鲸在台湾云林县搁浅，现场工作人员用一辆 100
吨的卡车将其拉走，送往市郊的一个野生动物保
护区解剖。但途经闹市时，尸体爆炸，数吨重的
腐败物、油脂、鲸鱼血倾泻而出，砸向了小吃摊
和马路。

鲸鱼搁浅后，即使没有死亡，有的也再难回
到大海，人们只能对其实施“安乐死”。假如在
海滩遇到鲸鱼搁浅，最好的方式，是联系专业救
援人员，帮助它们尽快回家。

人类理应为鲸鱼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2018
年，在新西兰惠灵一处港口，出现一头南露脊鲸的
身影，它拍打着浪花，在海面勾勒出优美的弧线。

为了不影响它嬉戏，一艘渡轮临时改变航
线，在原地来回转圈。原本定在海滨举行的一场
烟花活动也推迟举行，88%参与调查的市民赞成
此举，尽管这是惠灵顿 22 年来首次在毛利新年
举办烟花秀。一位市民说，“烟花秀什么时候都
可以举行，但鲸鱼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来”。

新西兰人为这条鲸鱼取名“Matariki”，即
“毛利新年”，并为它开通社交账号，记录它每天的
心情，向大众科普南露脊鲸。全市还掀起了以

“Matariki”为主题的绘画热潮，小孩子也拿起画
笔，画下了心目中鲸鱼的样子。

逗留一周后，”Matariki”离开了惠灵顿，烟花
活动如期举办。惠灵顿的市民们用行动说明，当有
动物造访，我们能做的是不打扰，给予他们充足的
空间和自由，还自然本来的面目。

鲸鱼又迷路了
西洋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这是一头“巨兽”，明明老了，却又时髦。

自 1993 年建成交付，住宅楼“白象居”已栖身重

庆江畔 28 年，容纳约 590 户人家的生活。

有人嫌弃它，24 层高，没有电梯，设施破败，是

市中心的“贫民窟”；有人追捧它，把它写进论文，拍

进电影，用它作照片背景吸引社交平台的流量。

不久前，一位在白象居收发快递的小伙子因为

“一天爬一座山”被媒体报道，人们也再次谈论起这

座建筑。

它拥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躯体，是重庆城市景

观的网红“顶流”，明星王俊凯曾坐在某个单元门口

的藤椅上，为时尚杂志拍摄封面照。此后赶来追星

“打卡”的人磨破了这把藤椅的扶手。

上世纪 80 年代，要给“最贫穷、最有居住安

全需要的人”造一栋现代化的、功能齐全的住宅，

是白象居设计者之一、今年 86 岁的建筑师张从正

最初的构想。

码头出生的金克华是第一批住户之一，直到现

在，他还把当年搬进白象居，列在“一辈子运气最

好的事”里。

如今，在“红”的表皮下面，仍然住在白象居

的人，过着与都市繁华有距离感的生活。但他们对

时尚似乎又并不陌生，夏日午后，公共走廊里纳凉

的老人，会为前来拍照却迷失在大楼复杂结构里的

年轻人指路：“你要找的拍摄角度在那里哈！”

根据社区民警提供的信息，这座奇幻建筑里，

同时生活着上世纪 20 年代和本世纪 20 年代年出生

的人。

花 399 元，做 1 小时港风美女

牟远红自诩是个生意人。

她 30 岁，在白象居出生、长大，如今，正试图把

这栋楼里的“旧钱”和“新钱”都挣了。

她原本开了一家麻将馆，40 元一张桌子，老住

户们能打一下午牌。后来，进入白象居“打卡”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牟远红就把麻将馆的一间包厢改成冷

饮店的吧台，一天能卖出五六十杯柠檬水。

常有游客指着社交软件里时髦的照片问她，“这

个角度的照片在哪拍”，她能指出对应的单元号和楼

层。年轻人爱夜游，她就让冷饮店开到晚上 9 点。

白象居距离重庆的城市地标解放碑，只有 1.2 公

里。这座抗战胜利纪功碑已经建成 74 年，被新中国

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包围起来。

重庆是山城，地势起伏，从解放碑出发，顺着阶

梯朝白象居行进，足下的台阶从宽敞洁净，慢慢变得

又窄又陡。途经人均消费 400 元的日式餐厅、劳力士

手表专卖店、1500 元一晚的五星级酒店后，卤味店、

五金铺、平价超市逐渐多了起来。

一家卤味店的老板娘就住在白象居，每天下午

她都到牟远红的麻将馆打牌。她卖的卤味价格亲民，

“微信收款 14 元”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牟远红最得意的是，她的麻将馆曾是电影《火锅

英雄》的取景地。在社交媒体中，人们提起白象居，总

要配上这部影片的截图。事实上，曾获台湾电影金马

奖的《少年的你》、获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疯狂的石

头》都在白象居取过景。

紧邻的长江索道上，缆车以每秒 6 米的速度，贴

着白象居飞驰而过，滑向对岸。在一个没有任何特别

的夏日里，一位穿着蓝色碎花上衣的老人，站在白象

居某条走廊的窗口处，往缆车的方向眺望。不远处，

几个年轻人正在为拍摄时尚大片做准备。

一位多次探访白象居的旅行博主说，这里的建

筑风格适合拍摄“复古港风”的照片。这座楼里还有

不少专为人拍摄旅途的摄影师“趴活儿”，消费者花

上 399 元，就能当 1 个小时的“港风美女”。

天气晴朗时，两间开在白象居楼内的民宿生意

火爆。“都订满了！”民宿老板应付订房者，“现在的客

人，一订就是四五天！”

比起妆容精致的拍照者，白象居则是不加修饰

的模样。外墙灰暗，无数条线缆在楼间纵横交织，看

不出颜色的雨棚歪歪斜斜地搭在密密麻麻的老式防

盗 窗 上 ，走 廊 里 的 路 灯 罩 着 上 世 纪 90 年 代 风 格 的

“小黄伞”。公共走廊的通风处晾晒着各色衣物。

望龙门派出所民警赵腾飞回忆，白象居过去的

盗窃案，大多针对体力劳动者，他们不习惯关房门。

现在则常有旅客来报案，称拍照时丢了手机。

“网红”的热度下，白象居并非年轻人真正想要

居住的地方。牟远红早就计划好了，在白象居赚足

钱，就去买个带电梯的房子。

快递员周永洪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不得不手

绘了地图。白象居依山势地形而建，6 座单元楼高度

不一。从沟通 6 个单元的公共走廊出发，抵达每座楼

的层高都不相同。

要走出白象居，可以从最底层的出口进入滨江

路，也可以从第二高度的停车场驶入消防车道。最高

的出入口是公共走廊，连接白象街和解放东路。

游客大多在公共走廊活动，那里的商机早已被

发掘，矗立着好几座手机充电桩。一家小卖部把自家

洗手间改成公厕，贴出“一元一次”的告示，标明“先

扫码再使用”。

一位在白象居长大的 00 后女孩，把家里客厅和

阳台改成咖啡馆。为了契合白象居“复古”的气质，她

还把墙壁粉刷成深绿色。

咖啡馆开业那天，邻居送来花篮。“小时候我从

不跟同学说我住这里。”她回忆，“但现在我总能听到

对白象居的赞美，‘特别’‘神奇’之类的，终于有了认

同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住户写下大大的“游客

止步”，贴在楼道处。也有人主动把板凳搬到走廊里，

供游客歇脚。“要保持重庆人的传统，好客！”

“留下能让人议论的东西”

建筑师张从正 86 岁了，住在重庆歌乐山的颐养

院里。

有时，这位老人正说着话，突然要求打个盹儿。

自从患上脑腔梗后，他总感觉双脚的关节被捆住了。

但提到白象居，他愿意花一整天时间来谈。这是

他花费 4 年时间设计的作品，承载了他的梦想——

“留下能让人议论的东西。”

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接到为“望龙门码头”工人

设计现代住宅的任务。这是一次难得的邀请，这位重

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并入重庆大学）的副教授，在文

革期间受到批判，前半生几乎没有设计建筑的机会。

对这项任务，张从正格外珍惜，到实地多次走

访，发现码头工人大多住在草棚、竹棚，“谁占的地

多，那就成了家”。晚上，街道成了公共客厅、厨房，

“沿街炊烟阵阵、碗碟声声，猜拳行令声、小贩叫卖声

杂成一片”。夏日，板凳、竹床在街道上一字排开，小

孩常在街边的竹床上度过夜晚。

这样的生活空间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张从正参

考香港的住宅建筑，希望设计低标准、高层的现代住

宅，给这群“最贫穷、最有居住安全需要”的人。

如今 71 岁的金克华曾经是这群需要居住安全

的人之一。他在望龙门出生，父亲在轮渡公司当轮机

长，开船载人运货。

他回忆，自家兄弟六人和父母挤在 31 平方米的

棚户屋，和几千个一起住在望龙门码头的人，共用一

座公厕。下雨天，他家“外头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望

龙门缆车从窗前驶过。

这条 178 米长的缆车道是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

设计的中国第一条客运缆车，解决了市民爬坡之苦，

有市民形容它是“土飞机”。就在白象居正式建成的

1993 年，为修建滨江路，望龙门缆车停运。

地形陡峭，张从正反复演算过各种“上上下下”

的方案，在“先下坡后登楼”和“先下楼后爬坡”之间

犹豫。

他想到，可以在楼层中部设计一条公共走廊，连

接 6 个单元的楼梯，住户通过走廊上行或下行回家，

不需攀登多余高度。他期待着，这条公共走廊能承担

原来望龙门码头“公共客厅”的功能，满足住户娱乐、

托儿、休闲、医疗的需要。

张从正考虑过，将白象居设计成和长江平行，但

又怕这栋高层建筑会像“城墙”一样，挡住江风，所以

他最终让白象居的楼体垂直于江面，让不同朝向的

居民都能欣赏江景。

这位建筑师回忆起很多设计细节，比如像一把

打开剪刀的楼梯，连接着同一楼层两侧的 4 户住户。

他期待，孩子们可以在剪刀楼梯上玩乐、游荡，穿堂

风从楼梯两侧灌入，抚慰成人爬楼的疲惫。

在某种意义上，白象居如今的“流量”，让张从正

实现了初衷。在当下，这栋建筑仍在被议论、被记录。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魏皓严感慨，如今，

追求效率成了主流，机械技术也日益发展。建筑师完

成一项设计只花三四个月，施工方面也可以依靠机

械技术改变地形。他认为，这种趋势会削弱设计师的

专业性，也将城市原有的复杂地形，变得单一。

魏皓严用“生猛”概括白象居的气质，代表不

规矩、彪悍、复杂的美。他初次到访白象居，看到

楼梯扶手上贴满小广告，第一印象是“脏”，但不

一会儿，他看到长江索道“贴着”白象居呼啸而过，

印象瞬间颠覆。

魏皓严曾在学院图书馆找到 3 册《教师建筑与

规划设计作品集》，收录了不少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

作品，白象居的介绍只占其中一页。

上世纪 80 年代，张从正邀请同事孙志经、曾

凡祥，参与白象居的设计。他们最终获得 1994 年

重庆市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和一面锦旗。曾凡祥在

2021 年年初逝世，当年那面锦旗，也没人记得丢

到了哪里。

但他们的作品，依然矗立在长江边。

出生在码头的金克华回忆，1988 年，政府组织

望龙门的拆迁工程，一个月内搬完家的住户，能得到

100 元 奖 励 。金 家 不 到 一 个 月 就 全 部 搬 离 ，投 亲 靠

友，期待住进他们听说的“重庆最好的房子”。有时金

克华忍不住，会跑到工地看看这栋“摩天大楼”的施

工进度，再回家告知家人。

1992 年，金克华接到通知，去渝中区体育馆领

取拆迁证。原定上午 9 点的活动，有些老邻居早上 4
点就去现场排队。金克华不记得那天领导上台讲话

具体说了什么，但记得台下的拆迁户都在拼命鼓掌。

等到中午，他终于领到一张盖有红印章的、写着

他名字和门牌号的纸。他难得地下了一次馆子，马上

赶回白象居找房子。他的新家在 10 楼，因为身体残

疾，他被分配了不需爬楼的房子，房间里有独立卫生

间、厨房、两间卧室。

“激动！”回忆的时候，金克华一直重复这两

个字。

他出生不久就意外摔伤，小时候被同学戏称“驼

背”。少年时他想学中医、开诊所，但初中刚毕业，文

革就开始了。后来，他在皮鞋厂干了 10 多年，上世纪

90 年代“下岗”。

住进白象居，成了他人生清单中“运气最好的事

之一”。

慢慢地，来自烟草局、轮渡公司、银行等单位的

工作人员也陆续搬入白象居，和望龙门码头工人一

起，成了最早一批住户。

当时他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在白象居扎根

在白象居公共走廊入口处，有一家鸡杂店。

厨师双手从铁盆里捞出鸡杂，稍微沥干，再投入

水中，重复着去除血水的动作。接着，他摆上砧板，手

起刀落，把土豆切成薄片。

“房子是我们一刀一刀切出来的。”厨师就是鸡

杂店老板，在白象居坐拥两套房子，夫妻住一套，另

一套租出去。

这个 56 岁的四川人身材不高，腆着啤酒肚。他

的顾客大多是白象居住户，附近市场的小摊贩经常

约同乡来，吃一锅麻辣鸡杂，一解乡愁。

空闲时，老板宁可和老顾客打扑克，也懒得招揽

走廊上潜在的新主顾。他没有加入任何外卖平台，菜

品只有一道干锅鸡杂。

“这里百分之百的住户都认识我，我能记得其中

九成人的脸。”2003 年，他在公共走廊上开了当时唯

一一家饭馆。开业时 ，很多住户来捧场，一度坐到走

廊里。那段岁月，走廊没有灯，晚归的年轻人怕黑，请

他陪着走回家。

老顾客管他叫“哎”，几乎没有人留意过，他的名

字就贴在店门口的安全责任牌上——李三文。

李三文见证了白象居的落成。1992 年，他揣着

50 元，背着一床棉被，和十几个同乡结伴来重庆做

“棒棒”，每天穿梭在 400 米长的白象街上，挑香烟、

衣服，还往当年正在施工的白象居工地挑过水泥。当

时他不敢奢望，自己有一天会在白象居扎根。

那时候，李三文和同伴租了一楼一间毛坯房，

用木头搭了 15 张简易木板床，一人挨着一人，每

天 付 1 元 房 租 。 空 闲 时 ， 一 群 男 人 围 坐 在 木 板 床

边，打扑克牌。

他当“棒棒”10 年，把攒下的钱全寄回老家，养

大了两个儿子。2003 年，妻子带着儿子来到重庆，一

家人盘算着，在公共走廊入口的 11 楼开饭馆，儿子

掌勺，他和妻子负责采购和切菜。

在许多住户的回忆里，早期的白象居就像“贫民

窟”，公共走廊堆满杂物，许多住户是体力劳动者，常

常裸着上半身出行。为了迎客，李三文每天早上都要

清扫店门口的狗屎。

2010 年，他花了 21 万元买了套 15 楼的房子，正

式在白象居安家。大儿子成家后，在重庆照母山附近

买了两套房。李三文却不舍得离开白象居，和妻子继

续守着这家饭馆。

他在意当“棒棒”的那段往事，询问记者：“我当

过‘棒棒’这事，现在会不会让儿子没面子？”当年和

他一起挤在白象居一楼的同伴，有人回老家，有人被

儿女接去上海、广州居住，只有他留在白象居。

要在市中心生活，还要少花钱，选择有限

在重庆，如果想在市中心租房子，方便工作，又

想少花钱，选择是很有限的。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数据，1043 人选择在白象

居租房。这些流动的租户中，有人经营滨江路边的报

刊亭，有人在中医堂负责抓药，有人在附近的工地上

做水电工。

他们支撑并建设着这座城市。有些租户在朝天

门批发市场工作，每天见到凌晨 4 点的重庆。他们推

着装载衣服的小推车，碾过水泥楼道，弄出单调又持

久的噪音。

民警赵腾飞介绍，通常，入户调查会挑选上班族

回家后，即晚上 6 点半到 9 点半的时间段。但在白象

居，她敲开门后，常看到睡眼惺忪的人，不情愿地掏

出身份证——他们下午三四点从朝天门下班回家，

傍晚就开始补觉。

即使住在江景房里，白象居居民也很少对住房

作浪漫点缀。这里的阳台很难见到花草，负责白象居

一单元、二单元的社区网格员董海梅观察发现，大多

数家庭的阳台都成了储物间，有些家庭在阳台摆放

一张单人床，能多住一个人。

提供包车服务的司机李成树是白象居的老租

户，在 4 楼住了 8 年，每天奔波于重庆各大旅游景点。

从他家阳台仰视长江索道，只能看到缆车未刷油漆

的底部。

这套 70 多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租金

1200 元。房东把客厅打上隔断，多了一间卧室，供李

成树一家 8 口居住：他和妻子住一间，两个女儿住一

间，儿子儿媳带着年幼的孙子孙女住一间。

白象居是他最理想的选择：离解放碑近，方便他

接送游客；晚上在滨江路边免费停车，只需早上 6 点

前出门，提前把车开走。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行业不景

气，李成树在家休息了一年。为了节约开支，他选择

接受白象居每天凌晨 4 点响起的推车声，接受阳台

上受潮发霉的衣物。他养成习惯，为了防虫，进屋后，

先点燃一盘蚊香。

最近半年，他终于忍受不了了。由于管道老旧，

家里下水道平均每个月堵塞两次，每次请人清堵要

花 150 元。

今 年 6 月 1 日 ，李 成 树 决 定 离 开 白 象 居 ，搬 到

200 米开外的平房里。他依然离不开白象居生活圈，

因为其他地方“停车费比房租还贵”。清理物品时，

这个常年在外租房的家庭，几乎没有带走任何“大

件”。连风扇都是房东的，他们拎包就走。

待在大白天也要开灯照明的“新家”里，这个 50
岁出头的男人，多次谈起回老家生活的冲动。“我在

老家的房子，亮堂堂的，四室两厅。”1988 年，他从重

庆丰都县来朝天门附近跑出租车，一直没有在市区

买房。

李成树曾想过贷款买房，但他有 3 个儿女，经济

压力大。妻子在交警队当辅警，每月工资 2000 多元。

大儿子有两个孩子，给影视剧组运送器材，收入不稳

定。两个女儿还在读书。

夫妻俩要供女儿上学，还需要补贴儿子儿媳。他

们不愿意给儿女增加负担，“别房贷没还清，人就死

了”，所以一直租房生活。

有时，把游客送到景区后，李成树会寻找一处没

有人的山头，停下车，从座位下掏出喇叭和管子，拼

接成一把唢呐。然后，这个已经离乡 33 年的男人会

从车里出来，鼓起腮帮子，吹起他最爱的歌曲《十五

的月亮》，没有观众，也没有镜头。

吹唢呐是他小时候在乡间学的本事，连妻子也

没听过他的演奏。“在城里吹，会扰民。”

每当夜幕降临，李成树就和妻子带着孙女，沿着

滨江路散步。东水门大桥早已亮起了灯，闪闪发光的

大船驮着夜游长江的游客，行驶在价格不菲的固定

航线上。白象居对岸的喜来登大酒店，像两支金色的

矛头刺入夜空。滨江路对岸，一排沿街的餐厅勾勒出

一条灯带，李成树不屑地说：“那是腐败街，一个包子

卖六块。”

双面“白象”

重庆白象居内拍照的游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摄 重庆白象居内公共走廊 视觉中国供图

重庆白象居外观 视觉中国供图


